
洛阳一高 邓雅文

编者语：邓雅文同学是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四期擂主，洛阳深

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她对文学、历史的热爱，开启了她在二里头遗

址的奇妙之旅……

当研学活动尚未敲定之时，不胫而走的消息已经从每一寸缝

隙里挤进了我们心里。课间谈论的话题开始被雀跃和期待占据，

甚至梦里也开始盼望着这个消息的确定。终于，我们等来了一锤

定音。几张安全须知和告家长书发下来，同学们手舞足蹈交头接

耳。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和文物发烧友来说，这次研学

的意义更加非比寻常。我们的目的地，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，

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在我不可遏制地思念着博物馆的同

时，日思夜想的研学，悄悄逼近了。

源

在研学之前，各科老师们都反复向我们强调，研学是另一种

方式的“学”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思考。我们兴致勃勃、跃跃欲

试。老师为我们精心准备了详细的资料，还提供了《史记·夏本

纪》的内容。我如饥似渴地品味着字里行间透着的来自夏朝的神

秘与庄严，幻想着与先人的对话。

二里头，被誉为“最早中国”。



这里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，发掘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主

干道网、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痕、中国最早的“紫禁城”、中国最

早的中轴线布局的“四合院”宫室建筑群、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

室建筑群、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、中国最早的青铜礼

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。

说真的，尽管对二里头早有了解，但这么长一串“中国之最”

罗列在我的面前时，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。

这就是“源”，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发源，河洛汇聚、三代

孕育的源。

我读的资料越多，这次研学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越重要，二里

头在我心中的形象也越发神圣。我开始觉得，我不是一个学生，

我是中华文化的信徒；我不是去研学，而是去朝圣。

怀着对二里头的敬畏，我踏上了研学的旅途。

寻夏二里头，探源古文明。

缘

那天早上，大家起得很早。五点钟，我还在睡梦里，就隐隐

约约听见室友们在下面收拾东西的声音。宿舍一反以往清晨鸦雀

无声的常态，每一张面孔都洋溢着澎湃的笑意，每一个细胞里都

荡漾着汹涌的海水。



天还蒙蒙亮时，英才部的全部人马集合在升旗广场前。曲曲

折折的队伍蜿蜒在红旗下面，少年们颇似“久在樊笼里”的困兽，

终于回归山野林泉的怀抱。我胸前背一个双肩包，右肩斜挎着相

机包，左手揽着一束开得漂亮的、还散发着香气的鲜花，端起手

中相机，“咔嚓”记录下这美妙的瞬间。

前几天，老师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有幸见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

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，并听取报告。我与赵队长的缘分

始于去年夏天。久闻大名，渴望一见，却不巧，北上参加活动的

我与恰恰从北京赴洛阳二里头的赵队长擦肩而过。当时的我，并

不曾预想到一年多之后，我们竟然会有谋面的机会。承蒙英才部

老师们的厚爱，我将代表英才部的全体同学向赵队长送去这一束

充满敬意、感激和祝福的鲜花。

大巴车颠颠簸簸，车上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我斜过头看着车

窗外的景色，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阳光正好。

我与二里头的缘分，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元

二里头文化是多元的。

它呈现在遗址内容之齐全。占地面积三百万平方米的遗址仅

已发掘部分就有宫殿建筑基址、平民居住址、手工业作坊遗址、



墓葬和窖穴等。可以说功能齐备，文明发展程度很高。二里头遗

址的宫殿建筑，不仅象征着那个时代的恢弘与威严，更为历代古

代宫殿建筑开了先河。二里头遗址的宫城，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

最早的宫城遗迹。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、方正规矩的宫城和

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，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

划、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。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

规划、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

址，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，许多形制为后世沿

用，号称“华夏第一王都”。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，已有数百座

之多，但大部分为中小型墓，中、小型墓葬规模虽然不大，但随

葬品不乏精品。

它体现在出土文物之丰富。二里头各种形制的墓葬以及形式

齐全功能各异的作坊中，清理出了种类十分丰富的文物。从材料

上分，有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、骨器；从功能上分，有礼器、兵

器、酒器、食器等等，这些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几千年前“国之大

事，在祀与戎”的历史原貌，更拉近了我们与先人之间的距离。

文物，是承载历史的最好载体，而一所好的博物馆，就是一所好

大学。历史造就了文物，文物讲述了历史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

历史赋予了文物深厚的文化积淀，使其变得越来越具有魅力。今

天，我们不仅能从文物中了解到当时的那段故事，更多的是能够

从中窥见古人的思想与情感。我想，这也是我热爱文物，热爱博

物馆的原因。



垣

在报告结束的提问环节，我向赵队长提出了一个我在阅读许

宏队长著作时产生的一个疑问：“何谓大都无城？”也许是我还年

轻，总是会对新鲜的说法和并不熟悉的新观点感到兴趣颇厚，赵

队长的一番话却突然让我看到了方向。他首先肯定我以及前面几

位同学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水平，然后他心平气和地告诉我，目前

这一说法就连许宏队长他本人也承认这还只能算是一种假说，毕

竟广阔的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发掘的部分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多地

发现需要继续深度发掘。

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奉献浮现在我面前。

六十年，从徐旭生先生发现这里已经过去了六十年，二里头

已经发掘了六十年，所呈现出来的还仅仅只是他的百分之一。历

史延续了无数个六十年，未来还有无数个六十年，前人往，后人

追，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跟着考古工作者们的脚步，

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。

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座城垣。而我们，如今有幸能站在前

人的精神高地上向前眺望，或许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攀上这一座

座城垣，建起一座座城垣，不是为了围住灿烂的文明，而是为了

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。我想只有这样，才不枉我们沐浴着五

千年文明的光辉成长起来。



圆

在听过报告，并深入到博物馆中实地参观后，我不仅和熟悉

的乳钉纹铜爵、方格纹铜鼎、七孔玉刀等老朋友相会，更学到了

受益终身的新知。这一次研学，不可谓不圆满。

离开之际，我望着矗立在空地之中的高大壮观的博物馆，来

时的那份敬畏之情愈加浓烈。

从来路去找归途。我爱历史，爱文物，爱其背后浸润的文明。

我想踩着来人的脚印，找到民族的精神归宿，寄托我们心中的大

梦。在这座古今辉映的城市里，我愿从我辈起，书写下一个新的

纪元。


